沩山灵祐及其禅法思想评述

向　学

内容提要：沩山灵祐禅师，是中国禅宗史上著名的高僧，为禅门五宗之一沩仰宗的开创祖师，他的禅风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他的禅法内容都是在对学人的开示记录，不是在有系统的著述中体现，所以很难准确全面地把握他的禅法要领。本文根据相关资料，对他的生平作简要的梳理，对他禅法中相关的几点内容和历史地位略做考察介绍，以求方家指正。
关键词：沩山灵祐　直心　不二　顿渐
作者向学法师，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研究生导师。

佛教来源于古印度，但它自从翻山越岭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习俗不断互相吸收、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在隋唐时达到了鼎盛，先后形成八大宗派。禅宗，是其中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之一。

禅宗是东方文化的奇芭，在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众多领域如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早在唐代，禅宗便已远传朝鲜、日本，至今仍在它们的社会中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近现代又传入欧美等地，得到许多人的青睐。放眼古今中外，形成于唐代的禅宗，不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具有辉煌的过去，而且至今仍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有缘人，启示了人心，造福了社会，展示着生生不息的活力。那么，走近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禅师，了解他们的行覆，解读他们的禅法，相信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禅宗，并且得到更多的精神食粮。

本文研究的对象沩山灵祐，即是中国禅门五宗之一沩仰宗的开山大祖师。

从现有文献看，灵祐与历代的众多大禅师一样，行云流水，随缘参禅随机弘教，并没有亲自著述什么禅法主张。然而，中国佛教是一个文教，重视师承关系的国度，灵祐作为开宗立派的祖师，他随缘任运的言传身教，在当时被弟子们当成指导修行实践的珍贵法宝，记录下来。现存记述灵祐生平和禅法的资料主要有《祖堂集》卷十六
、《景德传灯录》卷九
、《五灯会元》卷九
、《宋高僧传》卷十一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
以及《潭州沩山灵禅师语录》等
所载灵祐的传记和语录。此外，在《全唐文》卷820中还载有唐郑愚撰写的《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圆禅师碑铭并序》。至于见录于《禅门日诵》中的《沩山大圆禅师警策》一卷，乃是灵祐为了警策学人珍惜现有生命，好好修行，不要懈怠懒惰，不要浪费光阴而作的。它虽然影响大，“自古即被视为禅林初学者必读书籍之一，与《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并称为佛祖三经。”（参见电子版《佛光大词典·灵祐》）但毕竟是一种对学人修行态度的劝勉与鞭策，与禅法思想关系不大。
在此，笔者主要依据上述原始资料，参考《唐五代禅宗史》
、《禅宗宗派源流》
、《中国禅宗通史》
、《分灯禅》
等相关的研究，对灵祐的生平、历史地位及主要禅法思想略加考察介绍。

一、沩山灵祐的生平

   灵祐（771——853），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人，俗姓赵。年十五岁礼本州建善寺法常（《宋高僧传》作法恒）律师出家。他非常发心地为常住工作着，“执劳每倍于役”（《宋高僧传》）。三年后，即十八时前往浙江杭州龙兴寺受具足戒，并参究大小乘经律，尤其着力地精研大乘佛法。

在二十三岁时的一天，认识到死钻文字堆里是难以证悟生命的真谛，难以让漂泊烦恼的心灵得到真正的依归，得到真正的安稳自在，他不由感叹说：“诸佛至论，虽则妙理渊深，毕竟终未是吾栖神之地。”（《祖堂集》）于是，他想探求新的修行道路。便出外云游参访，先到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山）巡礼了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遗迹。在此过程中，除了缅怀古德之外，是否还有所学习，则不得而知。但据说途中曾感得神异僧寒山的现身，并用谶言指点他：“逢潭则止，遇沩则住”，到达天台山国清寺时，另一神异僧拾得又预言他将来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此见于《祖堂集》及《宋高僧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不足凭信的”，因为寒山拾得此时早已去世。然而，站在宗教的立场，本来就有许多异于常情之处的应化信仰存在。

此后，灵祐到江西建昌县西南马祖的墓塔所在地石门山（今江西靖安县宝峰山）泐潭寺，参礼马祖弟子怀海（怀海此时还没到百丈山），如鱼得水，专心修习南宗禅法，深得怀海的器重，位列参学众人之首，成为以“平常心是道”著称的洪洲禅系的法徒。

有一天，他在怀海身边侍立，怀海突然叫他拨一下火炉看炉中还有没有火？灵祐拨炉灰看了看，回说：“无火。”怀海便亲自过来细拨，只见深处仍然有小火，便说：“你说没有，这不是吗？”灵祐当下开悟，便向怀海礼谢并陈述自己的见解以求印证。怀海告诉他：“此乃暂时岐路耳。经云：欲见佛性，当观时节因缘。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方省已物，不从他得。故祖师云：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元自备足。汝今既尔，善自护持。”（《祖堂集》）

发明心地之后，灵祐到湖南沩山自立门户，开辟道场，其中因缘却颇为奇特。据说当时有一位司马头陀来到怀海处，提起沩山（在今宁乡县西）风景的殊胜，认为那是一块很适宜启建大道场聚众修持的宝地。又为大家看相，认为包括怀海在内的常住僧众中，唯有当典座（负责厨房工作的僧人职称）的灵祐才是沩山正主。为了大众心服，怀海作了一次考试，让大家表达各人的佛法见地，以便择优派遣。他手指净瓶问：“不得唤作净瓶，汝等唤作什么？”（《景德传灯录》）当时，灵祐是以一脚踏倒净瓶并径直走出门去的出格作法，赢得了怀海的称赞，胜出首座和尚而当选的。       

大约在唐宪宗元和（806——820）末年，灵祐终于来到了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西北的大沩山开辟道场。只见此处山深林密，虎狼出没，荒无人烟。初来乍到的灵祐孤身只影，生活极为艰难，仅靠采集野果野菜充饥度日，即便如此，他“非食时不出，凄凄风雨，默坐而已，恬然昼夕”（《大圆禅师碑铭并序》）一派安贫乐道，随缘度春秋的行持风范。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时间长了，山下的民众逐渐被他所感化，纷纷前来归依并合力建造寺院，营造一方人间净土。稍后，大安上座等僧人也陆续前来投奔亲近，由此常住人员越来越多，至会昌法难之前，沩山住众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时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的裴休（后官至宰相）的敬信与支持。然而，会昌法难的到来，整个汉地佛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推残，尽管当时潭州地区属于消极执行这一政策的地方，僧人得到较大的宽容庇护，但大势所趋，沩山僧团仍被迫解散。灵祐与大安等弟子用布裹头，藏匿于民间，信心坚定地等待着春暖冰销之日的到来。

宣宗即位后，下令恢复佛教。于是，裴休便用自己的车舆迎请灵祐，并“亲为其徒列”，恳请他再次剃发现出家僧宝相，继续为人天师，领众住持沩山道场（《大圆禅师碑铭》）。此后，灵祐又先后得到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李景让以及湖南观察使崔慎由（后官至刑部侍郎等职）的敬信和护持。蒙李景让的特意奏请，沩山寺院钦赐为同庆寺。

灵祐的在大中七年（853）圆寂，享年83岁。其时担任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等职的卢简求为他撰碑，并由著名诗人李商隐题写了碑额。唐懿宗咸通四年（863），朝庭赐谥“大圆禅师”尊号及“清净”塔额。咸通六年（865）弟子审虔为灵祐墓塔前立碑，请节度使郑愚撰写《大圆禅师碑铭》，第二年撰成。

二、沩山灵祐的主要禅法思想

灵祐的禅法，从现存的记载看并不太多，正面表达禅法思想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过他的禅法记录虽然很少，却非常精要，对修行人具有纲领式的指导意义，下面举要作些介绍。

1、主张直心、“情不附物”以达到“无为”、“无事”的解脱自在

《景德传灯录》载，灵祐上堂说：

夫道人之心，质直无伪，无背无面，无诈妄心行。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从上诸圣，只说浊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宁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人。

直心是道场，这是大乘佛教的一贯说法，《维摩诘经》、《楞严经》等大乘经论中都有明确的教导。因为按照佛法看来，正道与直心相应，不与谄曲、虚伪之心相合。一颗斜曲的心，必然是为凡情俗欲的烦恼所覆盖的心，是执著的、染污了的无明之心，是自已不健康的同时还会给他人给自然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心，这是与正道与真理南辕北辙的虚妄识心。相反，只有以直心来生活，来为人处事，才是促成自己与真理与正道最终相契合的保证，也才能真正地开启人人本有的“真心”的巨大潜能，达到消除一切自寻的烦恼、还生命以自在无碍的健康真面目、成就自利利他的无量功德善果的目的。当然，直心是有凡圣的层次分别的，光是凡夫层面的直爽、坦率和不欺诈是不够的，必须要达到离诸相待，中道不偏，无所执著的所谓“情不附物”，于一切时一切地逢缘对境的当下又不沾不滞，如鸟飞空中，无迹可寻一样，才是真正的“直心”。

南宗禅特别强调开启人人本有的真心自性。真心是与妄心相对的，只要常行直心，去除种种的凡情俗意，去除种种的烦恼污浊的心行，真心自性的光明自然显现，在此之外，无需再苦苦寻觅什么真心，所以灵祐禅师让人以质直无伪之心来臻达最终的清净无为的解脱之境，如此一来，自然水到渠成地成为一个任运逍遥的“无事真人”，清净无为，如秋水般的澄渟明洁。

2、“理事不二”、“色心不二”的中道正见

《祖堂集》载，慧寂在沩山时，曾向灵祐请教：“如何是佛？”灵祐回答：“以思无思之妙，返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如如佛。”

理是体或是性，事是用或外相。理事关系是中国佛教经常提到的，像法相宗、华严宗对此都有所探讨。特别是华严宗，以“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的四法界来充分阐述了重重无尽的法界圆融无碍的缘起观，境界特别的高超圆满。禅宗里，早在灵祐之前的唐代著名禅师石头希迁在《参同契》中便有理事相依相待，不一不二，不可呆板地偏执一面的“回互”思想。

沩山灵祐在这里明确提倡“理事不二”的理念，但作为禅师，他不会作出特别精细严密的论证与阐述，而更在于直截了当地指点学人来把握理事圆融的关系，从而教人不要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人事，不要将出世间与世间打成两截。道就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之中，就在点点滴滴的人事里，清净的出世间其实就是从污浊的世间中得到的超越，万法本自如如，唯人自闹，只要你换一个看法，换一种生活态度，就能获得自由自在，故此一切时中，无论面对的是怎样的花花世界，身处其中的你都无须闭目塞听，只要你具有一颗与中道相应的无著之心，那么你就是端坐紫金莲台的“真如如佛”，行住坐卧尽是道，尽是般若风光。实际上，“理事不二”的思想，也是暗合慧能大师的思想的，因为如果离开世间去另外追求什么出世间，抛开事相去追求什么真性，恰恰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批评的犹如求兔角一样的子虚乌有了。

《祖堂集》又载：有一天，灵祐与慧寂一起游山。灵祐说：“见色便见心。”慧寂问：“树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见底心？”灵祐回答：“汝若见心，云何见色？见色即是汝心。”

灵祐主张见到外在的色，也就是见到内在的心，也即是肯定自已的心与色身与周围的物质环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对此，应该说在大乘佛教看来，心色是不一不二的，两者都可以统摄于本体意义的“一心”中。也就是说，从相上看两者是有区别的，然而从体性上看，却是无二无别，而且我们平常所谓的精神性的“心”与物质性的“色”，其实都是“真心”第二层面上的两分而已。既然如此，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刚开始入手时，也许应该着重于向内观察自已的起心动念，仔细地加以防护，然而最终却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关注内心，实际上，当你正确地面对环境，善巧地处理事务之时，就是心的妙用，也才是完美地把握了你的心。因此，像《维摩诘经》心净则国土净的意思，并不是说停留于自我内心的工夫而对外在的人事漠不关心，如果这样的话，那仅仅是一种自受用的狭小的清净，并没有真正地把握到圆满的清净心。圆满的清净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内心的纯美庄严，同时也应该积极于净化外在的世间环境，做到内外一如，将内在的真善美外化成对人间净土的建设中，这才是心净则国土净的圆满之义。而灵祐禅师心色不二，见色即见心的说法，笔者认为正是与此相应的中道圆融理念。

3、顿渐圆融的修行观

《景德传灯录》载，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灵祐回答说：

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道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计。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趋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顿超直入，不落阶层的修行成就观，是南宗禅法所标榜的，但这并非像一般人所误解的那样，以为南宗禅就是完全的否定渐修，完全否定传统佛教的持戒、禅定乃至对经论的学习等等。事实上，南宗禅师虽然无一例外地强调直截了当地顿悟去，但多持有顿渐相结合的圆融修行观，譬如神会、玄沙师备等。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灵祐禅师就是明确提倡顿悟渐修不相偏废的人。他大概认为，从究竟来讲，说修或不修都是多余的，都是因为没有真正体悟到无得中道而来的世俗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而对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来讲，普遍的，即便根机较好，能够在当下一念中明白至理。然而多生累劫所熏染的习气毛病，污垢重重，却是难以随着理上的顿悟而当下转化清净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藉着对真理的把握来清除烦恼众多的凡俗虚妄心识，修正不合正理的世俗言行，这才是脚踏实地的修行功夫，于人于已才会有实质性的受用。也就是说，从一般人来讲，必须做好顿悟之后的渐修功夫，这当然并不排除顿悟的当下理事都清净圆满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实在太过于稀有难得。不过，灵祐禅师毕竟是南宗禅师，故此顿悟成就仍然是其禅法的主体精神，所以在这一段开示中，他开宗明义便说“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最后结束时，又再一次强调：“若也单刀趋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三、沩山灵祐的历史地位

灵祐及其弟子慧寂共同开创的沩仰宗，遐尔闻名，“成为禅宗一花五叶中最早伸展出的一个叶片”（《中国禅宗源流》）。作为沩仰宗的开山祖师，灵祐在禅宗史上的地位自然也是有口皆碑的。如上所述，当年沩山僧团以灵祐为中心，在四众弟子特别是裴休等大外护的大力支持下，人数最多时达到一千五百人以上，成为农禅并重的大道场。魏道儒先生认为其规模的盛大甚至超过怀海的百丈山，沩山道场那种如日中天的声势可想而知。沩山道场自给自足，法喜充满，法音远播，在安顿流民，减轻国家负担，稳定社会人心以及培养佛教僧才各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灵祐禅师的个人魅力以及在当时禅林中的位置，由此也可见一斑。

灵祐的得法弟子，《景德传灯录》说有四十三人，此中十人有传，他们分别到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弘扬禅法，其中以仰山慧寂、香严智闲、灵云志勤最为著名。从其法脉的足迹来看，可谓大江南北，都为其法雨所滋润。除了本法系的禅僧之外，历代其他的大禅师如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等对其禅法也都有所举扬。禅林中对灵祐大师的推崇程度，无过于郑愚的赞美所说：“言佛者天下以为称首”，（《大圆禅师碑铭并序》）评价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据传为灵祐禅师亲撰的《沩山大圆禅师警策》，虽然不属于禅法著作，但对于后学僧格的养成极有意义，“自古即被视为禅林初学者必读书籍之一，与《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并称为佛祖三经”。与广为流传的著名佛典并称为“三经”，足见人们对它的推崇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然的，著作者沩山灵祐禅师的鼎鼎大名，也是千古流芳，感动了一代代的有缘人。
灵祐非凡的影响力是不用置疑的，不过，对他的禅法思想，忽滑谷快天说：“灵祐根本思想与百丈所见不异，作为沩仰门风者，宾主对扬之手段而已。而其手段多出自慧寂”。
大概是认为灵祐的禅法思想不出其师怀海，并认为接机手法即所谓的“门风”，是各宗特色的所在，而作为禅门五宗之一沩仰宗的接机教化手段，却多出自他的弟子慧寂，故灵祐本人似乎贡献不多。

对此，笔者浅见认为，禅门五宗本来一脉相承，皆为六祖南宗禅系，其根本禅法思想本来就是相通的，只过大家在表达上有时会有自已的特色而已。而作为禅师，只要他真正把握了禅法的精髓，具备了佛法的真智慧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任运自在，随缘对机地给众生以恰如其分的教导，达到开启大家的真心的目的，那么，他便是众生真正的依归处，是值得肯定与赞叹的，而用不着为了区别于他人而特意标新立异，这就犹如，只要对症下药使人尽快恢复健康即是最好的，而不在于花样的新旧与否。换一句话说，接机手法本来就是一种手段，若为了手段而忘了目的，反而是颠倒了。故《楞严经》批评愚痴的人执指忘月，执著于手段而迷失了目的，佛说如此一来，两者都会被迷失了真义。

另外，以沩山灵祐为开山祖师的沩仰宗，虽然在中国佛教界和社会上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它在禅宗五叶中成立最早，衰亡也最早，大概在唐末转入宋初时即告绝传，然而这是不能做为论断沩仰宗优劣的依据的。沩仰宗的衰亡，若探究其原因，除了本身的接机手法、历史偶然性等之外，应该说能否得到传承法脉的优秀人才是最为关键的了，故此北宋契嵩说：“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传承，得人与不得人耳。”
这也正是佛门常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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